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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社会治理离不开家庭培育的良好家风参与,对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之间协同关系的动态把握

是推动乡村基层治理转型的关键要素。 以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为研究对象,从互进和制约两个方面详细分析农村

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关系,在协同视角下从延续优势、发展经济、培育良好家风和落实配套政策这四个角度

为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提出对策和建议,以助推乡村社会治理迈向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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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ural
 

social
 

governance
 

cannot
 

work
 

without
 

the
 

invol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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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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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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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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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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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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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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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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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key
 

factor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rural
 

areas.
 

With
 

the
 

above
 

perception,
 

this
 

paper
 

takes
 

rural
 

family
 

conven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and
 

conducts
 

detailed
 

analyses
 

of
 

th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family
 

convention
 

construction
 

and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aspects
 

of
 

mutual
 

advancement
 

and
 

restr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nergism,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roposals
 

and
 

polic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family
 

conventi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from
 

four
 

respects
 

of
 

maintaining
 

advantages,
 

developing
 

economy,
 

cultivating
 

good
 

fam-
ily

 

conventions
 

and
 

implementing
 

supportive
 

policies,
 

so
 

as
 

to
 

propel
 

rural
 

social
 

governance
 

to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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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界定与问题提出

(一)政策背景

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注重发挥家庭家教家

风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十九届五中全会

在此基础上再次强调了完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的重要性,两次会议涉及相关内容的衔接彰显出家

风建设与社会治理工作的协同性。 从国家宏观角

度来看,家风建设对个人发展、社会进步乃至对国

家治理都具有十分显著的成效;于农村微观而言,
家庭是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基层治理需要家

庭的参与和配合,农村家庭家风的建设与发展对农

村社会发展和乡村社会治理具有重大影响。 为达

成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目标,在千家万户开展家

教家风宣传教育,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将对乡村

社会治理起到重要的协同推动作用。
(二)相关概念界定

1.家风与家风建设

家风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存在于家庭内部的

文化风气,是构成家庭精神因素的文化载体,它反

映着家庭成员的独特的精神风貌、道德风尚和价值

取向,是一个家庭及其成员在其日常生活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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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过各种形式的家教或家训而流传的某些爱好

或习惯[1] 。 良好的家风可以帮助家庭成员培养积

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为涵养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以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

良好的价值指引。
对于家风建设一词,学界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

的界定,它往往与家风家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及党风建设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内容一同出

现。 家风建设实质是一种称之为责任的家庭义务,
是家庭成员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表现,它既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范围内的具体体现,又是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极度重要的一环[2] 。
家风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支持、舆论的引导和制

度的规范,更离不开每一个家庭成员为自我融合于

家庭而营造良好家庭氛围所做出的努力。
2.乡村社会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亦称乡村治理。 目前学界对乡

村治理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多角度研究,丰富了乡村

社会治理的内涵,但很少有学者明确界定乡村社会

治理的概念。 张继兰等[3] 在对治理理论的内涵进

行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乡村治理是指政府、乡村社

会组织以及村民等利益相关者为增进乡村利益和

发展乡村社会而共同参与、谈判和协调的持续互动

过程或者状态”;向春玲[4] 提出乡村社会治理指“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通过法治、
德治和自治有机融合,对乡村居民提供有效的公共

服务,对乡村的公共事务进行有效管理,协调好乡

村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化解矛盾的过程”。 乡村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织末梢,其治理是国家治理

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地区的重要体

现。 简言之,乡村社会治理即以村民自治为基础,
辅之以政府、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利益主体,共同

参与村务工作开展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三)问题提出

目前关于农村家庭家风和乡村社会治理的相

关研究有很多,追溯其发展源头,最早是在 1999 年

由我国学者俞可平[5] 翻译国外有关治理理论的研

究并引介到国内,此后在徐勇等学者经本土化语境

研究下,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 近

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对家庭家风家教及基层治理

重要性的推崇和反复强调,国内学者有关家庭家风

家教视角对乡村治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

方面:
1. 以过程为导向的研究。 当前中国正处于一个

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加速期,作为社会的细胞和人

们基本生存单位与载体的家庭,在社会转型的变化

环境中,亦经受着社会变迁的影响[6] 。 王雪峤[7] 指

出,随着中国农村社会变迁,农村家庭功能开始简

化,家庭成员社会化逐步增强,家庭类型随着农村

家庭规模缩小由扩展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而家庭

代际关系也发生了由家内代际向家际代际的转变,
家庭与家风建设的重心与内容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杨善华[8] 、唐忠新[9]分别从社会学视角梳理了农村

家庭在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实现的转折与变迁,提出

作为社会细胞的农村家庭的变迁会受到非农化和

政府的合力影响,其职能会随着经济社会分工的高

度发达而发生转移和变迁;望超凡等[10] 认为,家庭

变迁的过程是一个持续性的动态过程,农村家庭的

变迁路径是一个弱化宗教性和社会性以及改变生

产性的过程,致使家庭逐渐朝向单纯的生活单位转

变。 同时,虽然宏观社会的变迁给了家庭变迁以充

足的推动力,但是在厚重的传统家庭文化的加持

下,农村家庭依然保持了相当的文化韧性;家风建

设也离不开社会制度的规约,唐志龙[11] 指出,新时

代进行家风建设,不仅应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的多维度全面展开推进,更应在恪守社会

关系底蕴这个基础性环节中贯彻落实。
2. 以结果为导向的研究。 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

业现代化及乡村社会的发展,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

转移到城镇,为我国总体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但由此也衍生出留守家庭离散、留守妇女、留守

儿童以及养老困境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对农村家风

建设产生影响。 中国农村当下面临的具有典型性

的最大问题之一便是留守家庭离散的问题[12] 。 施

远涛[13]基于四化同步的视角提出,随着城乡发展、
乡村社会的变迁以及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驱使,劳动

力从以农业为代表的农村第一产业到城市二、三产

业转移,劳动力人口大规模的“家庭分散化”和“性

别差序化” 流动造成了农村出现大量的留守群体,
从而使得家庭呈现出一种 “ 离散化” 的异态; 聂

飞[14]指出,农村留守家庭离散的本质是制度离散,
农民工作为拥有“不完全权利”的农村人,是乡村社

会变迁、城际发展和制度设计共同作用下的后果承

担者,承担着留守家庭离散以及留守儿童等随之衍

生出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我国作为农业人口大国面对

“未富先老”的巨大压力,由于乡村社会劳动力人口

纷纷向城市流动,导致传统养老主体缺位引发的老

无所依的困境,再加上农村社会福利保障存在缺位

的现实状况,传统家庭养老模式面临十分严峻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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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15] ;沈菊[16]指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削弱了农村

的土地保障功能,乡村社会和家庭养老功能变迁加

之人口老龄化冲击,农村养老在制度、体系等方面

暴露出来许多问题,伴随着农村人口大量外流,农
村家庭呈现出空心化的异态,对家庭规模、家庭结

构、家庭居住方式以及家庭人口迁移方式等方面都

造成了冲击,传统的养老模式已难以适应农村的现

实发展要求。 多数学者将农村出现的女儿介入父

母赡养活动的“女儿养老” 以及农村“应时性招赘

婿[17] ”等现象归因于中国乡村当前发生的社会和家

庭变迁的背景[18] 。 此外,农村留守儿童问题也是城

市化进程与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农村人口不完全

流动的产物。 由于父母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致

使留守儿童的教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19] 。 由于农

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城市而言有较大差距,农
村教育发展落后,相应的公共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等

一系列现实因素极大地妨碍了农村留守儿童的身

心发展[20] ,姜丽[21]认为,留守儿童就意味着在其成

长过程中家庭成员的缺位,不利于社会资源和社会

机会的获得,因此留守儿童容易陷入贫弱困境。 这

一系列由于乡村社会变迁产生的农村社会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家风建设所需的现实土壤。

通过回顾以往研究,不难看出,农村家风建设

和乡村社会治理在发展上的确存在一定的协同关

系。 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已有研究无论是从过程

导向还是从结果导向来看,基本都以“乡村社会的

治理与变迁总是和城镇化过程以及城乡二元结构

脱不开关系” 为共识,并且多集中于研究乡村社会

治理对农村家庭以及家风建设的单向度作用,而较

少探讨家庭家风家教对乡村社会治理的作用以及

影响二者协同发展关系的因素。 因此,本文立足于

协同发展视角,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协

同关系进行系统分析与整合,力图破除农村家风建

设和乡村社会治理在协同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

现实困境,在协同视角下对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

会治理关系的动态把握,有助于下一步乡村治理工

作的部署和规划,为乡村的有效治理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贯彻实施扫清障碍,助推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

实施更上一台阶。

二、农村家风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协同发展

关系分析

　 　 在新时代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将家庭建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再次提高,“十四五”规划则延续着重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提高社会

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水平。 乡村社会秩序需

要一定的治理工具来维系,而乡村社会的治理也离

不开家庭这一基本单元力量的参与。 乡村社会治

理工作的开展和转型升级可以推进农村家风建设

的进程,农村家风建设反过来亦可助力乡村社会治

理,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发展的伟大

实践。 对于如何发挥农村家庭这一基本单元的作

用,使其更好地参与到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中来,是
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和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现代

化目标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总的来看,农村家风建

设和乡村社会治理工作于协同发展视角而言起到

相互配合、相互促进的作用,但同时,由于一些客观

存在的影响,二者又往往陷入相互掣肘、相互约束

的境地。
(一)相互促进

1.农村家风建设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的新动能

(1)良好的家风教育利于调停乡村社会矛盾

纵观农村家庭家风建设的发展脉络,不难发

现,过去由于农村居民大多受到传统家族观念的影

响,在农村社会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往往仰仗氏族大

家或具有声望的家族长辈来化解调停[22] 。 现在家

风家教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在党的

十九届四中全会中被明确,任何一种类型的家风都

是对人际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回应[23] 。 与

其他教育方式相比,以家庭为单位进行良好家风及

家训教育的形式更加灵活,成员也更易接受,它以

润物无声的方式培养家庭成员在待人接物方面更

加得体大方,言行举止更加符合社会道德规范,能
够在提高个人素质水平、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同时

强化对自身所在乡村社会治理工作的高度认同感

和责任感,以更加感性的认识来理解相关政策的实

施,缓和乡村社会治理中因信息不对称或意见不一

时各执一词引发的矛盾,减少日常鸡毛蒜皮之事产

生不必要的冲突,从而促进政府政策的实施和农村

各项工作的开展,以起到稳定乡村社会秩序,缓和

乡村社会矛盾的作用。
(2)良好的家庭氛围益于涵养乡村社会治理主体

品德

家庭作为农村居民参与村落人际社交活动的

最初场域和基本载体,是乡村社会治理最小的治理

单元和切入点,同样地,家庭范围内的家风建设也

是实现村民自治的重要途径,所有农村家庭成员共

同构成了乡村社会治理的主体。 良好的家风往往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精神内核,具有强大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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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和感染力,其潜移默化和深远持久特点的正效

应涤荡着家庭成员的思想,使之更加注重自身品德

修养,形成一种道德自觉来纠正生活中的不良习惯

甚至恶习,为家庭成员尤其是未成年子女的成长提

供良好的家庭氛围和环境,使之成长为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在这种道德循环的加

持下使家庭道德共同体逐步发展为乡村道德共同

体,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文化与协

同参与动力,从而达成成员参与社会治理的共同

行动[24] 。
(3)良好的家风建设助于纠正乡村社会不良风气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村家风建

设亦推动了乡村社风建设的进程。 以良好的家风

为指引,能够随着家庭建设进程的推进在家庭范围

内形成一套不成文的规定,它以一种非正式的规则

形式指引家长以身作则并言传身教,帮助子女树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纠正其不良习惯,
这样在家庭范围内可以树立一个崇德向善的标杆,
在源头上净化家庭成员思想,使之从根本上对乡村

社会不良风气持否定态度,切断家庭成员沾染或习

得外界社会不良风气的可能,长此以往地发展下

去,以点带面延伸至整个乡村社会,使目前乡村社

会存在的奢靡之风、迷信之风、腐朽之风等不良风

气没有生存下去的土壤,在整个乡村社会范围内形

成崇尚节俭、尊崇科学、追求进步的良好风气,有益

于净化社会环境,整顿乡村社会环境以重塑乡风文

明秩序。
2.乡村社会治理是辅助农村家风建设的催化剂

乡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相当重要

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历

史使命[25] 。 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治理在农村的体

现,它相较于上级政府管理而言,更加贴近农村居

民,更能直观地了解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成员

的需求,因地制宜而有的放矢地通过多元化治理策

略来满足其发展需求,从而为农村家风建设肃清诉

求障碍;同时,在城镇化及现代化发展的今天,乡村

社会治理的转型发展受到了国家农村发展相关政

策的保驾护航,推动着“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在
加速人口城乡流动以促进农村家庭结构、形式等各

方面的适应性变迁的同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

力,释放了农村经济活力,使得农村家庭在解决温

饱等物质层面的后顾之忧之后留有余力去思考精

神文化层面的追求与建设,为开展农村家风建设奠

定了良好的经济基础;最后,乡村社会在治理的推

进与转型过程中可以不断整合农村文化资源,巩固

并加深以家庭为单位的乡村成员对当地特色传统

家风家训及乡贤文化的记忆和认同,为农村家风建

设培育良好的文化土壤。
(二)相互制约

当然,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型发

展并不总是朝着完全契合、互为表里的方向发展。
譬如,家庭结构的变化虽然带动了家庭代际话语权

转变,生育观念、养老观念、消费观念等家庭生活理

念也随之发生变化,但由此也产生了代际教育冲

突、离婚率高、留守老人、过度超前消费等一系列新

型家庭问题。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风气与社会

政策环境等客观存在的影响,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

社会治理转型二者之间并不天然具有同步性,有的

时候会出现相互掣肘、相互制约的情形。
1.乡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掣肘农村家风建设进程

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着乡村社会变迁进程,
进而影响农村家风建设工作的开展。 在城镇化带

动乡村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工业化进程和我国经济

发展阶段的演进助力了农村家庭从性质、形态和结

构等方面发生着深刻变迁,释放了农村发展所需的

经济活力,在一定程度上为家风建设扫清了物质障

碍。 然而现实中,广大农村面临基础设施较为薄弱

的困境,相对匮乏的物力财力也造成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公共福利获取与提升以及养老服务等方面的

投入不足。 这些问题将造成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村适龄劳动力往往因对经济收

入等物质生活条件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受限而纷纷

选择进城以工代农,留守家庭离散化和留守儿童教

育问题成为目前农村各项工作开展所不可回避的

问题,这已然成为农村家风建设亟须解决的现实

阻碍。
(1)留守家庭离散化

在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和“打工经济” 盛行的

时代背景下,农村适龄劳动力人口大量外流,造成

许多家庭陷入空心化境地,而弱劳动力或无劳动力

的老弱病残孕人口被迫留守。 养老主体的不在场

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加之养老资源的

缺失,农村养老问题日益突出,这一矛盾愈演愈烈,
直接阻碍了家风建设;此外,青壮年男性选择外出

务工,留守妇女与在城市务工的丈夫长期生活在截

然不同的环境中,与外界交流渠道相对闭塞,同时

由于信息、知识、社会关系等无法获取,导致留守妇

女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仍然墨守成规,同时还承担

着和丈夫两地分居可能面临的婚姻危机风险,无暇

顾及家庭的精神追求,这直接导致了留守妇女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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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家风建设的逻辑与能力。 综合来看,这种缺乏农

村家风文明建设主体的离散式留守家庭进行家风

建设工作困难重重。
(2)留守儿童教育缺位

农村留守儿童的存在,既是阻碍农村家风建设

的因素,又是乡村社会变迁中的遗留问题。 父母外

出务工以及家庭教育的缺位使得农村留守儿童的

教育和成长成为一项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由于

农村留守的多为老人和儿童,老人通常勉强能够为

适学儿童提供温饱抚育,但由于已经年迈以及文化

素质水平有限等身体和精神的双重限制,对于留守

儿童的教育关注往往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适当的

代际教育也会引发老人和儿童出现矛盾。 长此以

往,农村留守儿童可能产生抗拒和抵触心理,出现

学习成绩下降、学习积极性不高甚至逃学辍学的问

题,更甚者会沾染上撒谎、拉帮结派、打架斗殴等恶

习,这极大地妨害了儿童价值观的型塑和健康成长。
2.乡村社风建设与农村家风建设相互牵制

(1)农村不良家风妨碍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家庭代与代之间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反哺氛

围尤其重要[26] 。 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不同家庭由

于承袭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其特殊性,由此催生了不

同的家训家风教育,好的家风家教会形成良好的家

庭氛围,延伸到社会层面则可以纠正社会不良风气

以净化乡村社会治理环境,对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型

升级和良性发展起着导向和引领作用,反之,不良

家风家教则会起到反向引导的作用,家庭成员尤其

是青少年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段,因长期

受到不良家风的影响,导致价值观扭曲,在生活上

可能沾染恶习,不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和家庭和

谐氛围的营造,而这种在家庭内部形成的不良现象

延伸至外部社会则可能表现为对社会秩序的威胁,
比如谩骂他人、打架斗殴,更甚者可能沾染黄赌毒

等超越法定界限的行为,这些破坏了乡村社会秩序

稳定性,在农村地区“熟人社会”或“半熟人社会”的

人际互动中妨碍乡村社会治理效能的实现。
(2)乡村不良社风影响农村家风建设

家风是乡风的缩影,乡风文明贯穿于乡村振兴

的方方面面,家风建设也会受到乡风文化的影响。
然而,在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农村家风建设往往

会受到不良乡风文明的影响而无法顺利开展。 农

村居民往往信奉一套陈旧观念,秉持着婚丧嫁娶就

应大操大办的理念,大摆酒席宴请宾客,其实这会

助长奢靡之风、铺张浪费现象的滋长,不仅无端使

得农村红白事份子钱水涨船高,加重了自身经济负

担,还会形成乡村“人情社会” 不良风气的恶性循

环;同时,彩礼作为子女结婚讨彩头的传统属性在

乡村社会变迁过程中早已失了原味,有些女方家庭

受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怪诞观念,为了

满足自身的虚荣心和面子,向男方索要已经超出男

方家庭承受范围数额巨大的“天价彩礼”,在攀比心

理的加持下,“天价彩礼”现象持续盛行,甚至有愈

演愈烈之势;此外,“看风水建房迁坟” “择黄道吉

日”等封建迷信思想在乡村社会仍然有深厚的群众

基础,亟须开展移风易俗工作对这些不良乡风的纠

正与指导,以此避免不良乡风对农村家风建设的

侵蚀。
3.乡村社会政策环境与农村家庭建设相互制约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

构成部分,乡村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发展和政策环境

等客观因素密不可分,必须贴合现实发展的需求,
因此这一过程具有灵活性、发展性和复杂性。 而家

庭作为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元,更加注重其成员

的感性认知和发展关怀,对政策环境的反应灵敏度

稍显不足,譬如,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加大

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

治理,以推动形成文明乡风和良好家风,然而在政

策实施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传统惯性阻力

的影响导致“天价彩礼”、红白事大操大办等“上有

政策,下有对策”的常态仍然存在。 政策一旦不能

满足现实需求或得不到完整落实,就会使得农村家

庭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发展呈现出“非协同”的

状态,达不到政策实施的预期效果。

三、农村家风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

展路径

　 　 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共同服务于乡

村振兴战略的实现,二者的发展协同与否关乎我国

农村千百年的发展大计,其协同发展更是关系到我

国农业现代化宏伟大业的实现。 乡村社会变迁与

治理中的问题是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结构与个体生

命意义转型三重作用的结果[27] ,家风建设则是个体

生命意义实现发展价值的关键所在。 值得注意的

是,在目前农村家风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

中,仍然有诸多阻碍二者协同发展的客观存在,它
们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贯彻落实乃至农业现代化的

实现均产生了负面影响。 如何减轻消极因素的影

响,探索农村家风建设与乡村社会治理协同发展的

路径,对于解决现实乡村治理问题和未来进行更深

入的研究均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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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延续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助力乡村振兴事业

协同发展不应仅是发挥一方的作用,抑或是仅

对一方的发展有所助益。 就本文而言,协同发展体

现为农村家风建设往往是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

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而乡村社会治理的开展也离

不开农村家风建设成效的助力。 为此,应延续二者

对彼此的积极作用,谋求二者的协同共生发展。 首

先应当发挥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对农村家风建

设的催化作用,以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发展的成功带

动乡村经济繁荣,满足农村家庭成员的经济诉求,
缓解农村人口流失的压力以维持相对稳定的家庭

结构,为农村家庭的稳定和家风建设保驾护航;其
次,应当充分利用农村家风建设这一“动力源” 角

色,发挥农村家庭在农村基层社会问题的治理过程

中的独特作用。 例如,在面对乡村社会矛盾问题的

治理上,可以充分发挥具有威望的氏族大家的调停

作用,辅之以传统家风家训教育,以达成缓和乡村

社会矛盾的目的,在维持基层社会稳定的基础上推

动乡村社会治理转型升级更进一步。
2.大力发展农村实体经济,破除失衡发展困局

在推动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朝着协

同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正视农村地区经济发

展水平低的现实。 农村地区相较于城市而言,其工

业化进程缓慢,经济发展的亮点和后劲均不足,各
类基础设施建设亟待完善的现实致使大量农村人

口选择进城务工,破坏了农村家庭结构,进而影响

到了乡村社会治理乃至民主政治的进程。 为此,需
大力发展农村实体经济,积极发展农村特色产业,
打造特色产业链,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电商模式

带动收入增加以留住农村劳动人口,切实解决农村

家庭成员的经济诉求,使其没有后顾之忧地投入乡

村社会治理工作中来,思考如何培育良好家风以打

造利于家庭成员发展的家庭氛围,以经济发展助推

乡村社会民主政治发展和家庭成员个人发展,为促

进农村家风建设的开展厚植经济土壤。
3.加强新时代家风建设,重塑乡村社会治理秩序

新时代的家风建设在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构

筑起了乡村和家庭互动合作治理的桥梁。 乡村社

会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乡村

文化土壤,而乡村文化则源自旷日持久的家风文化

的养成。 为此,农村地区应当对家庭建设予以足够

的重视,充分发挥良好家风对个人、家庭甚至社会

的引导作用,加大对农村家庭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

家风家训教育力度,通过利用讲述红色家风故事或

家训等多元化教育策略来提升青少年对家风家训

的认知和理解,促进良好家庭氛围的形成;同时,还
应因地制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乡风文明,充分利

用宣传栏、微信公众平台、公益广告等渠道加大对

科学文化知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普及,开展

移风易俗工作以破除村民封建迷信的落后观念,打
击盲目攀比、铺张浪费的奢靡之风,助力健康乡风

文明的形成以塑造崭新的乡村社会治理秩序,推动

乡村社会治理朝着“治理有效”的目标迈进。
4.落实配套政策支持,促进“家”与“乡”融合

农村家庭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还

离不开促进二者共生的政策环境的支持。 在新时

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在宏观上注重家风建

设和创新基层乡村社会治理形式、建设新型乡村治

理共同体的同时,还应当从微观出发,实地调查考

证不同地区以农村家庭为单位的乡村社会成员的

实际需求,因地制宜落实促进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

社会治理转型升级的协同发展配套政策措施,使之

最大限度地赢得农村居民的认同,完善促进二者互

利共生的协同机制;同时,政府应充分意识到二者

协同发展的积极影响,充分发挥其行政引导作用,
借助行政力量以促进乡村社会和家庭的和谐稳定,
缩小政府力有不逮的“无人区”,从而最大限度地为

“家”与“乡”融合扫清障碍。

四、结语

综上所述,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协

同发展不仅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环节,更是

关乎农业现代化乃至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宏伟目

标的实现。 通过对当前乡村社会治理和农村家风

建设协同发展关系的梳理以及从经济、文化、政策

环境一系列客观存在出发,探讨得知对农村家风建

设和乡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发展路径研究要采取多

角度多策并举的形式。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对于影响或制约二者协同发展

的问题仍旧值得深入探讨,只有真正做到顺应乡村

发展的需求和规律,才能使农村家风建设和乡村社

会治理的协同发展共同服务于乡村振兴的宏伟

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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